


 

 

导  读 

《俗话倾谈》成书于同治初年，同治九年（１８７０年）初刻，

光绪２９年（１９０３年）再版。 

再版后由原来的木刻本改为排印本。本次校点所据底本为华玉堂

藏本的中华书局影印本，其中较五经堂本少了一篇《修整烂命》（通

篇议论）。 

作者邵彬儒，字纪棠，广东四会县荔枝园人，以说书为生，活跃

于清同治年间。作品除《俗话倾谈》之外还有文言小说《谏果回

甘》、《吉祥花》等。 

《俗话倾谈》一书所收，均为邵彬儒在当时广州、佛山、香山等

地所讲的风俗故事，保留了说书的基本风貌，其行间批和大量段后评

语，也可能是说书当中就已存在的议论。这部书因为讲得有趣，为当

时城乡中下层的听众所欣赏，以至于结集成书，甚而再版。 

本书主要取材于当时广东中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涉及到邻里、

兄弟、婆媳、联姻等诸多方面，不避繁琐，均娓娓道来。篇幅有长有

短，情节委曲不一。 

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，这本书更有价值之处在于书中保留了大量

同治年间的广东方言和风俗习惯；而作为反映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，

其口语化的方法对今天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从创作观上看，

邵彬儒在其序言中所说的：“讲得有趣，方能入耳、动人心，而留人

余步矣。善打鼓者，多打鼓边；善讲古者，须谈别致。讲得深奥，妇

孺难知，惟以俗性俗语之说通之，而人皆易晓，且津津有味矣。”不

仅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创作“教化”的目的和通俗的方法，并且在通

俗化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，而其敲边鼓的说法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。 



 

 

当然，这部书的艺术成就还不能和一些上乘佳作相比并，思想上

也还有一些局限，但本着百花齐放的方针和不苛求古人的眼光，相信

这部书的出版还是有一定意义的。 



 

 

自  序 

语云：知多世事胸襟阔，识透人情眼界宽。知识两字，由于自己

之想象而明，亦由闻人之谈论而得也。尝见街头巷尾，月下灯前，闲

坐成群，未尝无语。但所论多无紧要之事，未足以有补身心，或有谈

及因果报应，则有听有不听焉，且有抽身而去者矣。非言语不通，实

事情未得趣也。惟讲得有趣，方能入人耳，动人心，而留人余步矣。

善打鼓者，多打鼓边；善讲古者，须谈别致。讲得深奥，妇孺难知，

惟以俗情俗语之说通之，而人皆易晓矣，且津津有味矣。诵读之暇，

采古事数则，有时说起，听者忘疲。因付之梓人，以备世之好言趣致

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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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之一 

横纹柴 

康熙间，四川省重庆府，有一个举人，姓安名维程。为人和平，

无甚过处。生二子，长名大成，次名二成。大成之性，生来孝友；二

成之性，一片愚顽。（两兄弟同胞不同品。）安维程年四十余，一病

身故，剩下二子。田园可以足用，不至饥寒。大成之母沈氏，禀性极

偏，不循道理，随意所发，以执拗为能。（此等贱妇、泼妇，不是家

庭之福。）邻里妇女多鄙薄之，加其号曰：“横纹柴”，其人可想

矣。 

横纹柴见大成年纪有二十岁，为之婚娶。其新妇姓郑，名珊瑚，

生得十分美貌，极有礼义，柔声下气，奉事家婆。每朝晨早，定必到

家婆处问安，捧茶献饼，少不免修饰颜容，威仪致敬。谁不知横纹柴

一向性情佻挞，见珊瑚美丽，自觉怀惭，遂大声骂曰：“做新妇敬家

婆，是平常事，你估好时兴么?何用支支整整、声声色色，办得个样

娇娆，想来我处卖俏吗?我当初做新妇时，重好色水过你十倍，唔估

今日老得个样丑态，减去三分。” 

家婆教新妇，理宜话：“亚嫂你都算有礼，但系仔上头驶，乜口

甘拘束呢?粗衣麻布到来问候，便是规模，不用太为着意。”如此说

话，方是教道后生。你话亻巨卖俏，唔通做新妇，向家婆处卖俏么?

此等家婆就是恶得无理，而且讲到自己做新妇时好色水，更不成个家

教。 

珊瑚听罢，低头顺受，不敢出声。明早又奉茶饼问安，妆得雅淡

洁净，着件洗水蓝衫，头面不施脂粉。横纹柴一见又发怒曰：“昨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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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一句，今朝敢就花唔戴、粉唔搽、新衫唔着，想来激恼我。你估我

唔知你!估我唔知!”（极似恶婆声口。）珊瑚又低头无语，自怨不晓

奉承。 

自后，踢着凳仔，将珊瑚骂；鸡唔食米，将珊瑚骂。珊瑚去探外

家，三日归来，被骂了十日。大成见老母不悦，遂将珊瑚拷打，以顺

母心。（打得冤枉呀。）横纹柴暂时安然，不久病气复发，古怪离

奇，无情无理。 

咒骂既惯，如鸦片烟瘾一样，瘾起之时，唔咒骂、唔做得，又如

发冷症，三日一回，或两日一次。所以发冷有鬼，咒骂亦有鬼。发冷

之鬼至，怕胡椒；咒骂之鬼至，怕口向火烧。 

一晚，不过因些小事不合意，便企在门口，大骂一场。珊瑚捧张

竹椅出来，请婆婆安坐。横纹柴坐下，腰骨挨斜，手指天、脚拍地，

骂不绝声。珊瑚煲茶一碗，捧来请婆婆解渴，横纹柴饮了。喉咙既

润，气更高、声更响，骂到三更，声渐低、力渐微、气渐喘。（就是

狗吠得多气力都倦。）珊瑚跪下禀曰：“婆婆所教，媳妇尽得听闻，

今知改过咯。请婆婆回床安睡，免至在此受了生风，通夜叫肚痛。”

横纹柴曰：“我要骂!我要骂!拚之唔睡，骂到天光。”（骂到豪兴

□□人睡静后，又有鬼来听。）珊瑚从旁啼哭，邻里共来劝止，珊瑚

点灯来引，扶住归房安歇。整好被铺、蚊帐，移正枕头，嘱咐婆婆安

睡而去。 

明早即到家婆处问候，看见家婆唔出得声，睁开双眼，总神情，

发乱头摇，似死一样。吓得珊瑚魂不附体，奔告邻里。老伯婆一齐来

到，一见光景，呵呵大笑，话珊瑚曰：“你唔在慌，亻巨不过昨晚劈

大个口出得气多，撞了生风，蛊住个肚，以至血脉不通，精神困倦。

静养三两日，自然好咯。”珊瑚方明其故。即买防风、羌活、苏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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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荷，以驱风邪，又买党参扎者，以补元气。食了两剂，仅能出得

声、食得饭。横纹柴要买猪肉煲汤，以润肠肚。珊瑚从命，照样奉

承。谁知肚内尚有风痰，未能疏发得透，食了猪肉，谓之伤风夹腻，

哑了喉咙，十余日，不能出得一语。请一个医家先生来看脉，谁知此

位先生，系初学手，唔识脉理，思疑风热传里，误用大黄、朴硝，大

剂浓煎。 

横纹柴饮了，屙得眼核俱深，泻到周身疲倦，不能起坐。面黄骨

瘦，不似人形。更兼泻坏元神，脾胃俱弱，以至饮食无味，日觉干

枯。 

横纹柴一肚郁勃不平之气，憎厌无定之情，妙得两味大黄、朴

硝，泻得干干净净，五脏六腑，忿恨皆消。此位先生精医妇人恶毒，

虽话初学，工夫其实可称老手。及后另请过一个医家，几番调治，仅

可开言。如是者有数月余，颇见安静。 

珊瑚暗中欢喜，以为婆婆纳福，此后可以安枕无忧。谁知声音响

亮起来，仍系照前怒骂。大成出馆读书，身中常带微病。横纹柴骂珊

瑚：“办得好样，致我个仔昏迷，伤损元气。我个仔若死，要你命填

偿。”又骂大成不知好丑，唔中用，不顾身，贪爱老婆，致老母遇时

忧虑。大成本来知得珊瑚贤孝，无奈老母不合意，遂写分书一纸，吩

咐珊瑚曰：“我闻娶妻所以事母，今致老母时时激恼，要妻何用。我

将分书与你，你可别寻好处，另嫁他人，不宜在我屋住也。”说完，

翻袖出门而去。 

珊瑚闻言，心神俱丧，将分书扯碎掷于火盘，归房暗哭一夜。自

知事不能挽，只得卷好袱包，择三两件紧用衣服，自行携带，其余物

件虽多，无心挂念也。拜别家堂香火及沈氏婆婆，欲语不能成声，湿

洒两行珠泪，垂头丧气，行步迟迟，出到门前，停足企住。想起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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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嫁之时，父兄叔伯戴缨帽、着长衫、点灯笼，一班随护，送我落

轿。曾经嘱咐，教我孝顺翁姑。今者被不孝之名赶逐出来，有何面目

归家见父兄叔伯，不如一死便了。想完，即向袖里拿出一张较剪仔，

对正喉咙，用力一剪。适值旁边有一个妇人见他如此凶性，即用力擒

住他手，尽势推开，大喝一声：“乜你口甘势凶呀!” 

谁知较剪已到喉处，仅伤喉皮，血出不止。此妇人即扯落珊瑚包

头带，快快扎住，大喊救命。邻里纷纷走来，各拈跌打丸散来敷，止

住血流。珊瑚挨凭门前，面如土色。各人看见，俱有可怜之意，或出

嗟叹之声。横纹柴大骂曰：“你故意装伤，想来累我，你要死，去归

外家处死，勿惹得口甘多人在我门前嘈闹。”（旁人看见尚且悲伤，

做了家婆，无一毫怜悯，大凡恶婆良心先死。） 

族中有一个守寡妇人，系王氏，素知珊瑚系好人。今家婆不容他

在家，又既受伤不能行走，遂扶珊瑚归到自己屋。买药调理，不满十

日伤痕好了。横纹柴又来大骂曰：“你个贱人，既被丈夫逐出，为何

不归父母家?在此作我眼中钉，动我心头火。”王氏答曰：“!!你个

横纹柴，真正好笑咯!你个仔既写分书，就如路人，那一个重系你新

妇呀?走来骂人，问你丑唔丑?珊瑚系我亲戚，我亲戚来探，你都唔许

亻巨住吗?”（骂得落花流水，无非代珊瑚出一肚闷气。）骂得横纹

柴无言可答，含羞忿忿直走回家。珊瑚对王氏曰：“此处原非久住之

所，我今去矣。”卷包袱往姨婆家。 

姨婆家姓骆，即横纹柴之大姐，大成之姨母也。年老而无夫，有

媳守寡，而孙尚幼。与大成相离甚远。平日来探，见珊瑚孝义，十分

爱惜。故珊瑚投到其家，将事情略说与听，姨婆曰：“我尽知我妹禀

质奇离，不近人性，我是以懒于行探，为此故也。总之难为你受此抑

屈凄凉。”珊瑚曰：“不关婆婆之事，总系我唔晓孝顺，致激恼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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婆，自知罪该万死。”（只是怨自己不是，不怪他人，所以好到绝

顶。）姨婆曰：“你不须如此说，我知你委曲咯。” 

住了几日，珊瑚之母走来，见女曰：“你母相隔得远，一向唔

知。今闻得女婿既写分书我女，为何不回母家而在此搅扰姨婆?因乜

缘故?”珊瑚曰：“女今无颜回见父兄叔伯，就在此处，绣花织布，

粗茶淡饭，度日终身。”母曰：“女呀!睇你唔出做乜口甘错见?以你

口甘样人材、品貌，何忧好处。我要拣一个女婿，大多钱，好人品，

又家婆拘束，然后嫁你。”珊瑚曰：“我闻：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

嫁二夫。女有一个家婆尚不能晓得奉事，更有何面目再入他家。母亲

如果要将女另嫁他人，女惟有投河吊颈，食药自尽而已。断不愿偷生

人世咯。”诗曰： 

淡淡春风气力微，池塘一水绿漪漪。 

莲根自种深泥里，不遂杨花到处飞。 

话未完，喉头哽咽，气倒在地，哭不成声。 

姨婆看见，眼中出泪，话其母曰：“你勿苦逼亻巨，由得亻巨

咯，你逼亻巨太过，亻巨一时浅见，轻生个阵点算好呀!”其母亦拭

泪而言曰：“唔知点样解，天生得你个坏闺女，有好处你唔行，有好

人你唔做，（其母心言未分好观。）重来挂念个的恶家婆。自怨唔奉

事得亻巨透彻，你嫌亻巨羞磨得你少么!制节得你少么!提起个昏婆，

我就想咬亻巨两啖。你重唔舍得亻巨，系你贱咯!老母做主张，寻访

好头路，你去要有得食，有得着，你唔肯去，甘愿捱饥抵饿，问你贱

唔贱!你饿死，勿怨我老母；你冷死，勿怨我老母。你唔遵我讲，我

此后割断条肠，总之作生少你一个。个吓唔慌重来望吓你。”珊瑚只

管哭，其母只管骂，姨婆只管两便开解。其母见女意终难转，遂抽身

抽势，发脚就行，留她食饭，忿忿不答，出到门口，回头以手指珊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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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：“自后我唔认你做女，你亦不用认我做老母。”话完，忙忙而

去。（写得老母火气句句如生。）其母去后，珊瑚遂在姨婆之处守志

安居。 

“忠孝节义”四字，为万古纲常，顶天立地人物。此四个字，如

大祠大厅之有四柱，祠厅之内如前花板。板障花窗，可以粉饰浮夸，

穿崩斗凑，独至四条大柱，须用坚石，须用实木，自头到脚都要口甘

坚，都要口甘实。外面虽然质朴，其中梗直不移，然后可以顶住栋

梁，撑支大厦。天地之间须有忠孝节义等人，然后可以扶植纲常，转

移风俗。若使并无忠孝节义，个个俱是奸淫邪盗之人，吾恐日月无

光，天翻地覆矣。忠孝节义，天上地下称为四大名家，吾谓做忠臣难

做，节妇更不易。少年之妇晓得从一而终，立志不肯再嫁。无奈死者

之骨肉未寒，而外家之亲戚纷纷到门相劝。话有好头路、好人家，早

宜出脚。于是亚姑来劝者有之，亚姨来劝者有之，亚妗来劝者有之，

而为之母者，更不知几多甜言蜜语矣。媒人婆、竹笋髻，又不知几多

花言巧语矣。若非铁石心肝，未必不为其所动。今珊瑚之被逐出，夫

虽未死，而恩情已断矣。夫不以亻巨为妻，家婆不以亻巨为新妇矣，

而犹情念故夫，心存孝道。 

老母几番辱骂，百折不回，节孝之心可贯天日。吾愿世之为妇道

者，当绣其像，以香花奉之。 

横纹柴自珊瑚出门之后，招集做媒人等来吩咐曰：“我有好仔，

唔忧有新妇。你等媒婆务宜代我寻一个好女子，送年庚入来。婚姻事

成，我自有厚谢。别人谢媒婆，送铜钱二百，我谢媒婆，微微薄薄都

要封银两大元。”各媒人领命而去，四处寻访。谁知横纹柴之名通传

远近，各家父母见了亻巨个后枕就怕了九分，谁肯将女嫁亻巨个仔

呢。是以，两年之久，都无一纸年庚入屋。横纹柴叹曰：“!!真正古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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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唔通。我问屋唔好住?我的饭唔好食?为何总无人共我做亲家呢?实

在难明其故咯。”（人人都明，总系自己唔明。）因见二成长大，不

得不与他计策成婚。 

第二个新妇，娶姓周名叫臧姑。初归人门，横纹柴教之以孝顺：

“要低头下气，奉事家婆，干祈勿学我从前大新妇个的丑品。（果然

依你个句说话。）你要好过亻巨为是。论起番来，你好，我好。做家

婆有乜唔爱新妇呢!总系做新妇唔明，家婆多的怒气。（有时家婆唔

明，做新妇多的屈气。）你肯听我教，我就心头跌落脚筋咯。” 

谁知二成个老婆名臧姑，其实叫作有天装，花号又叫做霸巷鸡。

（花号亦新。）家婆话亻巨一句，唔中意，亻巨就顶嘴十几句。朝朝

睡到日高三丈，然后起身。要治家婆洗碗、洗碟、煮菜、煮饭。家婆

唔肯做，就大声喝骂：“几十岁人，各样工夫唔做得的，唔通饭都唔

煮得餐食。你估同我地后住，慢慢梳光头，搽了粉，戴好花，又要扎

周致个双脚么!” 

横纹柴有时落得水多，落得水少，其饭煮得太软、太硬，臧姑就

沉吟密咒，好似禀神口甘样禀。又骂老龟婆，又骂老狗。被横纹柴听

知，怒曰：“你来咒我吗?”臧姑凸起眼睛曰：“我就咒你，你点样

恶法呀!我唔怕你恶，其你打清，然后食饭都做得。”话完，即卷起

衫袖，扎紧包头带，抽身抽势，装模作样，好似猛虎下山想人肉食。

原来臧姑生得又高又大，又肥又壮，又凶又恶。横纹柴见其凶气满

面，当时怕了三分，及至臧姑发起威来，横纹柴即走出门外，大声叫

苦叫命，圩口甘嘈，虾口甘跳，话：“唔知乜头路，娶着个的衰家

狗，专门制治我。我一生纯善，有邻里所知，何尝有你个的后生口甘

恶，岂有此理。新妇恶过家婆，你话难唔难呢!”臧姑听闻，置之不

理，皆掩口而笑。是晚家婆、新妇企住门口，大闹一场。横纹柴咒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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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更收功，臧姑偏咒至四更，然后收口。横纹柴知自己斗他不住，忍

气吞声。诗曰： 

臧姑偏要治家婆，只为家婆恶得多。 

嫩草怕霜霜怕日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 

一日，骂次子二成曰：“二成，你个乞食骨，你个盲虫头，你口

甘样做仔吗?你睇你老婆口甘大胆，遇时咒骂你，做丈夫总唔喝亻巨

一声，打亻巨一棍，问你点解?”二成曰：“亻巨又方得罪我，打亻

巨做乜呀!”横纹柴曰：“照你讲来，唔使拘管亻巨，由得亻巨刻薄

老母吗?”二成曰：“你原果亦系多气。我前者大嫂，你话亻巨唔

好，如今我老婆，你又话唔好，唔知那一个中你意呢!我老婆自己语

好，我都语亻巨几好。”（世界之中，有人帮住老婆，所以共成忤

逆。）横纹柴见二成如此，更加恼闷，染成病症。只有大成请医调

理，捧药捧茶。二成两公婆，九不知十不知，总不打理。大成话二成

曰：“细佬，你知老母睡在床中，所为何事?皆由你夫妻激气所致，

你不能劝化其妻，连你都成不肖。老婆系外姓所出，你系老母所生。

独不思你幼时有病，老母盛夜点灯不息，怀抱服事，眼水唔干，仅到

天光，头唔梳，面唔洗，将你搭在背上，寻访医家，用药调理，求神

拜佛，额头叩崩。你有病，老母苦切关心，老母有病，你总不着意，

你将来亦望生子生孙，做人父母，照样学你做法，有何用哉!细佬，

须听我言，明早到老母床前，问候几句，尚请医家来看脉否，食粥或

食饭，抑或想食甚么物件，低声和气，以慰老母之心，方成子道。

（此段说话，非止劝二成，即谓劝天下之人子可也。）口甘多样说

话，你记得唔记得?”二成一肚局宿气，答曰：“你估我好蠢才么!你

慌我唔记得!”话完就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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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朝，晨早起来，臧姑喝曰：“你发颠么!仅仅天光就起身，

展开张被，冷着我膊头。问你去何处?”二成曰：“我去老母处问

安。”臧姑曰：“你勿整成个的假心事来戏弄我。（假心事都胜过有

心事。）我知你底子不是个样人，不知你听谁人所教。”二成曰：

“系亚哥吩咐我。”臧姑曰：“你听别人犹自可，好听唔听，听你亚

哥话，你亚哥系废人，亻巨既明白，为何又老婆呀!大约你想唔要老

婆，然后学亻巨，学亻巨你就该衰，终须有错。你听我话，便有好人

做，我不准你去，你若要去，我今晚早早开埋门，不许你归来睡。”

二成曰：“要我不去，有何难哉!我就走上床，睡回我处。”臧姑笑

曰：“口甘样，方系好老公呀!”诗曰： 

忽闻枕畔喝声高，胆碎魂惊吓缩毛。 

自愿叩头裙底下，二成真是老婆奴。 

“痴心男子，恶舌妇人”共一张床，可称蛇鼠同眠矣。大成一心

以为细佬必来母处问候，谁知又是空望一场。自想母亲的病，由郁细

而成，须得一人常时与他讲话，解闷消忧，皱眉一想，喜曰：“有

计，有计。我本来有一个大姨母，年老得闲，何不请他来，与母相

伴。姐妹之间得来谈论，可以开怀。”就定了此意。遇有人去姓骆

处，顺寄一声，姆母竟然来了。由是横纹柴颇不寂寞。夜静更深，茶

水亦便，情投意合，讲话常多。大姨之媳妇，日日使人送食物来供

奉，有时墨鱼煲猪肉，或生鱼煲羹，或柑橙桔蔗，或粉果糖糕。大姨

所食不多，横纹柴则乱吞乱嚼，大满所欲，欢喜而言曰：“大姐乜你

口甘好福分，娶得个新妇如此孝义。你来探亲，尚且有物件送来，不

知你在家食尽多少咯。”大姨曰：“晓做好家婆，便有好新妇。（此

句千真万真个，世上亦有好家婆，唔得好新妇者；有好新妇，唔得好

家婆者。□之各尽其道而已）世界事，随随便便，你识，我识，多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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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食。”横纹柴曰：“我口甘好新妇，你睇吓我个有天装，都唔望亻

巨买过我食。但愿亻巨勿口甘恶，勿激我口甘多，我都愿咯。”大姨

曰：“前者珊瑚在家，情性亦好。你骂亻巨，肯低头，你打亻巨，唔

怨气。总系你太丑颈，未免不情。”横纹柴叹一声曰：“我今者，因

第二新妇唔好，想起大新妇，果然系好，如今悔恨难翻，未知他嫁了

何处。天南地北，难再相逢。等我病好之时，去看吓你个新妇罢

咯。”诗曰： 

无端凌逼少红颜，追悔当年太恃蛮。 

常在眼前生厌贱，好人去后见真难。 

又迟几日，病体好清，大姨既去。 

一日横纹柴往探，入门坐定，就问大姐：“你个新妇口甘好，住

了哪处呀?”大姊曰：“我个新妇唔好，你个新妇算好。”横纹柴

曰：“我之新妇不知嫁了何方。好，我亦无份。”大姊曰：“你珊瑚

尚住我处，织布度日，所买食物供奉，皆是亻巨积之钱。”横纹柴闻

言，心神震动，长声叹曰：“可怜他!可怜他!做乜口甘好新妇，我都

唔知，真难为亻巨。既在你家，为何不见?”珊瑚由房中出来，跪在

面前曰：“媳妇不孝，不能奉事婆婆，万望婆婆恕罪。”横纹柴双手

扶起，忙忙答曰：“十分孝!十分孝!教到人有。自古及今，都算你第

一。总系我老懵懂，唔中用，骂人不分轻重，你勿怪我。食饭后，肯

跟随我回家，就是家门之福咯。”珊瑚曰：“若得婆婆收留，媳妇就

算恩德如天，媳妇有不是处，还望婆婆教道。”横纹柴曰：“不用

教，不用教，照从前口甘样孝法便好过头咯!” 

古人云：“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事非经过不知难。”凡人当富贵之

时，气势豪雄，作自己唔知几高，唔知几大，诸般奉承，尚不能满其

意。一经贫穷患难之后，得少自足而不求多，逢人可交而不敢傲。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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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几经磨挫，心气易得和平。如珊瑚前后都是一人，何以横纹柴初时

见之口甘憎，后来见之口甘喜?想其日长月久，被有天装诸多拂戾，

无地可消。回忆始做家婆，未免刻薄太过。有我骂人，无人骂我。方

信顺我者珊瑚，敬我者亦珊瑚也。悔恨方深，感怀倍切：裙钗影隔，

谁来捧药床头；环 声沉，不见提壶东面；怨我生之不幸，嗟彼美之

难为。种种伤心，莫补当年之错；宵宵做梦，何时异地相逢。故一得

见而气已先伸，亦一得见而情不自禁者也。大姊杀鸡切肉，同席畅

饮。珊瑚择一件好鸡肉劝与家婆，横纹柴就择回几件劝与新妇，劝鸡

颈与珊瑚曰：“你一生好暖颈”劝鸡肠与珊瑚曰：“你后来日子长”

劝鸡尾与珊瑚曰：“你将来好尾运”又劝珊瑚饮鸡酒话：“后生饮过

好兆头”个餐横纹柴饮了几十杯，酿得面红红，颈软软。食完饭后，

振起精神，拨把亚婆扇，摆手摆臂，带珊瑚归家。归到巷口，好多人

问及，横纹柴曰：“我个新妇未有嫁，亻巨话要归来奉服我，我亦唔

舍得亻巨，是以带亻巨归来。你话好唔好呢。”众人曰：“难得咯，

难得咯，真正第一好新妇咯!”归到家，丈夫爱老婆，家婆爱新妇，

一团和气，满面春风。诗曰： 

新人原是旧时人，别后相逢倍觉亲。 

夫亦爱妻婆爱媳，此时化作十分春。 

惟有二成夫妻自见乜趣味。二成恼气曰：“前者，我个亚哥话唔

要老婆，如今又找一回点样，对得人住，我个老母更加发憨。初时话

大新妇唔好，如今作亻巨一个宝点样解法，唔合我心。我要分开家

产，各有各食。”大成闻之，话二成曰：“细佬，你要分便分。”二

成曰：“我要分。”于是请埋个的舅父、大姑丈、二叔公、三伯爷来

分家。二成曰：“坑田我要多五六亩，沙洲地我要多七八亩，好果木

我要多十条。”舅父曰：“老子剩下家财，两兄弟一人一半。只见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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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做长子、嫡孙要多的为是。为何你重要多过亚哥呢?”二成曰：

“亚哥读了十几年书，考了六七案试。亚哥娶老婆用两副八音，我娶

老婆不过一副六吹，所以要补的过我。”大成曰：“细佬，我唔争，

由你要剩，然后到我。”二成估埋的好田好地，好物件东西。大成总

不与他计较。二叔公曰：“唔话得咯，口甘样大佬算世间第一人。我

七十多岁人，一生共人分家不计其数，有因争田头地角数尺之间，甚

至打崩头，打裂额，至结怨成仇而闹官司者有；争器用什物，大小不

均，争至眼红面赤，相见而不相叫者。惟是你算至，睇得破，特出离

奇，高人一等。”大成曰：“父母家财，亦唔系定局。亻巨话要多

的，我作父母剩少的。假如生多几个兄弟，唔通硬板要翻口甘多

么。”二叔公拍掌喜曰：“不枉你老子教你读书十几年，算见得到，

做得出。” 

大成出外教馆以养老母，珊瑚绣花织布奉事家婆。一室同居十分

和乐。二成夫妻暗偷欢喜，可以无拘无束，自作自为。置一张鬼子

台，油了金漆，两张竹椅可以伸腰，象牙筷箸，瓷器碗碟，曰釉茶

壶，描花屙盅等顶，件件俱全，鲜明雅洁。居然闹做亚瓜，老婆好似

十万银身家，都有口甘闹驾，餐餐要饮有色酒。 

有一朝饮到半处，叫老公赶往去斩叉烧，切卤味，用莲叶包住，

被老母撞见问：“乜样东西?”二成曰：“你不用问我，我与你分开

食，你唔管得我个人的。就是龙肉与你无干。”横纹柴大怒曰：“你

个盲虫头，可恶大胆，出言不顺，得罪老娘。我不容你食。”伸手一

抛，将二成莲叶之包尽撒在地上，刚刚有两只大狗在旁，发狂抢食。

二成快低头抱，恰与狗相争。狗开牙咬他，几乎咬断手指，咬得血淋

淋、红滴滴。拾回几件烧肉，又染泥沙。旁有一班儿童拍掌呵呵大

笑。二成喃喃咒骂，忿忿而归。臧姑问知其故，亦觉可恼，又觉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